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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实践 阴

关于微时代科普模式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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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computer，Internet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new media is also
embarking on a fast track，and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model also urgently calls for innov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model，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media era and its influence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s to how to promote
innov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odel under the era of icro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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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媒体也快速发展，科普模式也亟待创新。本文系

统总结了传统科普模式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微时代的特征及其对科普工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微时代科普

模式创新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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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

蓬勃发展，新媒体可谓风起云涌，其中最具有

颠覆性和创新性的当属微博和微信。2006 年，

Blogger 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首创了微博服

务，2009 年，新浪微博试运营上线标志着微

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根据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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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实验室发布的《2012—2013 年微博发展研究

报告》，2013 年上半年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达到

5.36 亿。腾讯公司 2011 年初推出了微信，到

2012 年 3 月，底仅耗时 433 天用户数就突破 1

亿，2014 年 8 月，微信和 WeChat （微信海外

版）合并月活跃账户数已高达 4.38 亿。这一系

列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字，昭示着以微博、微

信等为代表的微媒体形式，在社会文化层面迅

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微时代。微时代改变了信

息发布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刷新

了传统传播理念，颠覆了传统传播规律，更促

进了媒体形式变革，“微时代”通过多层次的

“去中心化”传播，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

个个都有麦克风”，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面积的

社会传播必须依赖“大媒体”平台的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科普作为以传播科学为核

心的社会公共事业，也势必要与时俱进、顺势

而为，根据微媒体的特性和微时代的信息传播

规律，构建与之匹配的科学传播体系，不断创

新科普模式以取得更大影响和更好成效。

1 传统科普模式存在的问题
受科普理念、人才队伍、体制机制等一些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传统科普模式还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4 点。
1.1 科普主体单一，覆盖面狭窄

我国科普活动长期以政府及公立科研和

教育机构作为实施主体，往往投入较大、声势

浩大，但是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社会力

量，难以大范围地扩大覆盖面[1]，受众相对固

定，覆盖面比较狭窄，影响了科普效果。
1.2 科普形式老套，传播渠道影响力有限

我国主流科普活动形式依然是依托大学、

研究所、科普场馆等开放进行，以制作展板、

专家讲解、统一咨询、科普资料发放等集中宣

传为主，形式老套、功能重复、缺乏趣味，没

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即便是依托传统媒体开

展的科普活动，也存在许多问题[2]，例如电视

媒体科普节目影响力较弱、报纸媒体科普文

章易读性和吸引力有待加强、缺乏高质量的

科普期刊、新媒体科普难以形成规模等。

1.3 科普内容枯燥，质量堪忧

我国传统科普活动在内容上以说教为主，

较为枯燥沉闷，缺乏多样性与创造性，尤其是

与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脱节，不能

充分发挥科普活动服务现实生活的效益，而且

不同科普主体内容重复雷同，难以满足个性化

需求，不能很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更重要的

是，科普内容中的错误、虚假信息较多，质量

缺乏保障。
1.4 科普效能偏低，单向性特征突出

我国传统科普活动往往是由文化精英、知

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过程，它以

科学家、科学群体为中心层层向外传播[3]，受

众对信息的内容缺乏筛选权，只能被动接受。

这种单向性科普模式，缺乏实施主体与受体之

间的交流、互动与反馈，忽视了调动公众“主

动”理解科学的积极性，压抑了科普对象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导致公众参与热情不高，

影响科学传播效能。

2 微时代的特征及其对科普工作的影响
2.1 微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

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微时代的核心特征

是“微”，众多“微”小力量借助“微”小的

介质通过“微”小的动作进行的“微”小信息

的传播，但千万个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聚

集效应。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时代信息传

播至少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4-6]。

（1） 即时移动，成本低廉。在任何有网络

覆盖的地方，人们都可以通过微媒体即时互

动，消融了时空界限，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移

动性无限增长，而且彻底实现了信息沟通无纸

化、虚拟化，性价比极高。

（2） 传播门槛低，形式与内容自由。手持

移动终端使用微信、微博在一两个步骤之内，

就可以实现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信息的

交换，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使得传播信息受

技术与政策的制约大大减小，表达形式与内容

创作都更加自由。

（3） 主体受体平等化，传播机制立体化。

微时代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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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主体与受体的地位关系，由“强势、单

向”向“平等、互动”转变，形成了多点对多

点、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机制，“关注”与“被

关注”的需要同时得到满足，大众参与热情明

显提高。

（4） 信息碎片化，表达情绪化。微媒体的

使用群体可以看作是无数个碎片个体的拼凑，

每个个体都具备选择性与情绪化，而微媒体

本身的信息表达也具备碎片化、浅表化的特

征，这使得微时代的信息传递割裂了完整性、

逻辑性与客观性。微时代上述独特的信息传

播特征，给科普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2.2 微时代给科普工作带来的机遇

（1） 空前扩大了科普主体与受众范围。微

时代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区别在弱化，每个

个体都成为了潜在的科普主体，都有可能以自

己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影响他人与社会，而

且微博、微信的粉丝动辄以数十万、甚至百万

计，受众涵盖各个社会阶层。

（2） 改变了科普的单一形式。微媒体打破

了传统科普活动、传统媒体的平面化、单一化

表现形式，实现了将文、图、音、视等多种表

现符号融为一体的立体式、整合化传播。

（3） 极大丰富了科普内容。微媒体时代海

量科普信息通过网络即时、便捷地传播，内容

丰富，无微不至，可谓“无事不可科普，无时

不可科普”。

（4） 实现了科普的多向互动。微时代完成

了由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灌输到网格式“点

对点”互动的完美蜕变，使科普发起人与受众

能够双向多点互动交流，激发了人们传播与接

受科学知识的兴趣与热情。
2.3 微时代给科普工作带来的挑战

（1）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传统科普主体机

构虽然构建了从院士专家到一般科普工作人

员等多层次的科普队伍，但是仍不能适应飞

速发展的微时代人才需求。

（2） 创作优秀的科普作品尚需探索。如何

根据微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合理利用传统科

普模式下的大量科普资源以及积累的宝贵科

普经验，创作出适合微时代传播的优秀科普

作品，值得思考。

（3） 政府扶持与监管经验不足。在微时

代，每个个体传播科学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

也对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挑战，如何有效扶

持、正向诱导、合理监管微时代的科普工作都

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4） 科普内容良莠不齐。微时代内容碎片

化、传播迅捷化，难以提供充分的理性思考余

地，而且短小精悍的篇幅增加了语义的不确定

性，导致所传播的科普信息易于浅表化、极端

化，加上戏说、恶搞、娱乐至上的网络大环境

影响，很容易使虚假、错误的科普信息迅速泛

滥，迫切需要思考如何使正确的科普知识得到

广泛传播的同时，使得错误和虚假科普信息被

有效屏蔽。

3 关于微时代科普模式创新的思考
3.1 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打造多元化的科普主体

在微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科普主体空

前多元化，目前全社会各阶层在利用微博、微

信等微媒体开展科普活动方面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尝试。例如：在政府层面，2011 年上海

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新浪开通官方微

博“上海科普”，2012 年重庆科协开始利用

“重庆微政务”微博群并依托重庆科技馆进行

微博科普，2012 年 3 月浙江省科协携手腾讯

微博牵头打造了全国首家省级科普微博方

阵———“浙江科普”；在商业层面，果壳网在国

内“微”科普领域比较有影响力，果壳网官方

微博由一个果壳网主微博账号和十几个子账

号组成，形成了一个辐射面巨大、内容覆盖精

确的微博矩阵[7]；在公益层面，科学松鼠会的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都是网络影响力很强的

民间科普组织[8]；在科研机构方面，2013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开通官方微博、微信“中科院之

声”，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网络交

互的传播方式解读社会关切的热点，实现传播

科学、服务公众的目的。

然而，不同主体进行科普所产生的社会影

响力却差别甚大，我们仅从新浪微博粉丝数量

上即可窥豹一斑，果壳网粉丝多达 372 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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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松鼠会 161 万，中科院之声 108 万，而上海

科普和浙江科普分别为 9 万和 2 万，可见目前

商业科普是佼佼者，公益科普、科研机构科普

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而政府科普的影响力和

覆盖面实际上非常有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

“各自为战、效果迥异”的局面，是因为微时

代的突然到来，使科普主体迅速而被动地多

元化，每个主体还没有来得及找准各自的角

色定位并采取合适有效的措施。事实上，不同

的社会主体在“微”科普方面各有利弊，政府

具有严肃性和规范性，科研机构具有科学性和

权威性，商业与公益组织在推广模式上更有创

新性也更接地气，各方社会力量应当各自发挥

自身优势调整“微”科普的形式与内容，创新

科普模式并开发出符合自己角色定位与特色

的科普微博、微信平台，这样才能融合各方社

会力量，形成互动的舆论合力，优势互补，从

而实现最大的科学传播效应。
3.2 拓展科学传播渠道，创新多样化的科普形式

微时代大大增加了传播科学的机会，应拓

展科学传播的渠道，使不同科普主体努力创新

多样化的科普形式，避免形式相似、信息雷同、

资源重复、千博一面，有效提高科普效能。

（1） 商业与公益力量适宜采用“大而全”

的科普形式，例如科学松鼠会的线上资源极其

丰富，涵盖了物理、化学、数学、心理、健康、

航天、生物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

这种全面开花的科普方式与其庞大的粉丝群体

是相互匹配的，同时科学松鼠会还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线下活动，包括小姬看片会、科普讲座、

阅读沙龙、科学嘉年华、出版科普图书等，这

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模式值得推广。

（2） 对于政府而言，由于受本身的社会角

色和粉丝基础所限，采用这种“大而全、一筐

装”的科普形式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9]，

应当充分利用自身角色开展“微”科普，例如

针对公众密切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邀请政府

部门、专家学者等利用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发

布权威准确的科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有望在大量转发和评论中迅速提升粉丝量和

关注度；比如不同的政府部门应当根据自身

优势开展特色科普，如国家卫生计生委可以开

通医学官微，气象局可以开通气象官微，地震

局可以开通地震官微，在传播科普知识的同时

提升部门公信力。

（3） 对于科研机构，则应当充分发挥自身

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权威性特点，一方面开通

常规科普微博，例如“中科院之声”；另一方

面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重大科研成果、重要

科技事件开展专题科普，例如在全国人民关注

嫦娥三号之际，中科院官微临时以“嫦娥三

号”官微身份亮相，短期内取得了非常好的科

普效果。

在微时代，我国大量门户网站、政府机

构、科研和教育机构在拓宽多样化的科普形

式方面还大有可为。
3.3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传递高质量的科普内容

以微博、微信为核心的微时代打破了科学

传播原有的条条框框，使更多隐藏的力量开始

凸显，科学信息根据公众的需求自由流动[10]，

但另一方面，受众对去中心化、消解权威的传

播追求，以及缺乏信息审核机制，也使得各种

错误、虚假的科普信息甚至网络谣言快速、广

泛传播的风险大大增加[11]，为了向公众传递高

质量的科普内容，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一方面，在科普信息传播之前，要从源头

把控，杜绝错误或虚假信息的形成，例如积极

组织科普专家，按照微时代传播规律，筛选一

批科普知识提供给微博、微信使用；又如针对

关系民生的突发事件，邀请该领域的权威科学

家、科研团体通过个人或公共微博、微信平台

发布准确消息，辟除谣言。在科普信息传播过

程中，要积极培养意见领袖，掌握正确科普信

息的主导权，意见领袖可以是明星或网络大

V，他们通过名人效应将自己的粉丝天然过渡

为科普信息的受众，也可以是官媒、科学家、

科研团体、商业团体等，他们往往掌握着权威

信息或独家资源，发言可信度高，利用公众对

意见领袖的信服，使正确的科普信息占领微媒

体阵地，弱化伪科普信息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在科普信息传播之后，要加强

反馈与互动，充分发挥微时代即时性与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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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特点，让正确的科普信息迅速占领主流舆

论。如果一些错误的科普信息甚至网络谣言一

旦形成并大规模传播，引起人心惶惶，不同社

会主体主导的主流微博、微信科普平台应当及

时响应，例如精心策划、迅速开展与权威人士

的科普微访谈，并实时直播、与网友全程互

动，在网络中形成微博围观现象，为公众提供

了一个诉求帮助的渠道[12]。

还值得注意的是，微时代为诸多科普教育

期刊提供了新契机[13]，虽然网络时代纸质资源

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一些以高质量科普内

容取胜的期刊，形成了精品品牌，拥有长期的

固定读者，在微时代，这些期刊应当利用多年

积累的名声和内容为王的优势，在微博、微信

中开辟新的科普阵地，使其高质量的科普内容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3.4 出台配套政策法规，营造良性健康的科普环境

微时代来临给科普带来了发展机遇，但政

府主管部门反应相对滞后，相关政策法规还不

够完善。

一方面，我们虽然鼓励各个科普主体充分

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但不能完全依赖各个科

普主体的自律，因此政府应当积极组织有关机

构和专家研究微时代科学传播规律、过程与效

果，尽快出台配套的政策法规，营造符合时代

要求的良性健康的科普环境。政府应当加强微

时代科普信息的服务与监管，加强对新媒体的

管理[14]，完善微时代的信息审查制度和媒体用

稿制度，对科普信息进行恰当的选择和过滤，

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对恶意传播虚假、错误科普

信息的行为予以处罚。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研究出台鼓励和扶持

微时代各方科普主体的政策以促进其快速成

长。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高校、研究所利用自身

的智力资源优势和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吸引力，

开展微博、微信科普，例如科技部、基金委可

以规定，公众关注度高的重大科研项目应通过

微博、微信等信息公开渠道，及时与公众分享

科研进展、解读科研成果，行使科学家应有的

社会责任。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商业或公益科普

项目，为相关企业提供政策倾斜，让社会涌现

更多与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类似或更优秀的科

普力量。
3.5 加强人才培养，培育微时代专业科普人才

微时代开展科普工作，不仅需要踏踏实实

从事科普工作的专门人员，还需要拥有丰富专

业知识的学者，根据形势也需要培养一批素质

过硬的新媒体技术专家和创意策划专家，惟有

如此，才能够真正把深奥晦涩的科学知识通过

妙趣横生的技术手段表现出来，并能够根据形

势不断创新[14]。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微时代科普

人才的培养，提高创新能力，例如在高校设立

相关课程培养专门人才，在科研和教育机构设

置相应的职位或职称，并加强国际交流学习，

加强与商业科普组织和公益科普团体合作，共

同推动开展人才培训项目 （如科学松鼠会的科

学传播训练营等）。我们应该特别注重帮助从

事科普的大科学家熟悉新媒体，发挥其学术权

威的影响，吸引公众关注，激发公众兴趣，并

带动更多的同行参与[15]。

如何在微时代创新科普模式，使不同的社

会力量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服务社会经济发

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在微时代逐渐摸

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道路，不辜负历

史赋予的使命，迫切需要每个科普工作者，甚

至每个拥有麦克风的个体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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